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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际地位和青年的责任 

——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演讲 

2014年 11月 3日 

明年是联合国成立 70周年，联合国的首脑峰会已决定，明年一要举行庆祝联合国成立 70周

年的活动；二要结束从 2000年开始实施的千年发展目标行动；三要启动今后 15年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行动。70年来，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宗旨原则是

各国之间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联合国负责整个国际人类社会的发展协调，如千年发展目标以及今后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现在有 193个成员国，最新加入的是南

苏丹；联合国的维和、救灾等行动有利地促进了全球和平与发展。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一个发展过程，一方面，从新中国成立初被国际社

会排斥到现在经历改革开放 30多年，中国 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的国际地位发展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人均 GDP并不高，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很不均衡，很多

外国客人到了中国，看到北京和上海，觉得和发达国家没有区别，基础设施甚至更好，但我们的很多

地方还很贫困。作为大国，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同时，我们自身的发展仍处于发

展中国家水平，这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中国的外交工作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比如在非洲，除了传统的医疗队伍、修建铁路公路

和学校校舍之外，我们也逐渐地进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训，如统计人员、地球空间物理信息技术人

员。再比如，在维和、救灾和大型联合国行动中，中国都有很好的表现。中国现在联合国会费达到 5.2%，

排第六位，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超过前面的国家，因为差距很小。中国派出的维和部队人数是 5

个常任理事国中最多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行动首要目标就是扶贫，全世界还有 12 亿人口生活在

绝对贫困状态，即人均日生活水平低于 1.25美元；全世界还有 9亿多人吃不饱饭，全世界 5个人里

面有 1个人用不上电。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扶贫行动已经提前完成了——即贫困人口减半，这其中主

要就是依赖于中国大幅度的减贫扶贫工作，所以中国领导人说，中国把自己的事做好了就是对世界

最大的贡献。 

中国已经站在了国际舞台的中央，在世界聚光灯下，我们更要注重与国际的沟通和交流，即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因为历史的原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我在联合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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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有体会，中国经常会受到其它国家的指责甚至攻击。如何在国际社会交往中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

当下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尤其要掌握主动权，在国际社会，你不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不

讲明自己想做什么，那你不要怪别人不理解你。沟通的方式方法非常重要，通俗地说，如果你说话让

对方犯困或不愿意听，那你就是失败的，国际交往沟通中，更强调自信，更注重诚信，更强调灵活。

以前我们提倡慷慨激昂的辩论，其实辩论是小技术，真正好的功夫要有平实的语言、生动的例子、浅

显易懂的道理和对方沟通，让对方觉得受到充分尊重。未来我们的国力会越来越强，国际社会对我们

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我们要做好充分地准备。作为外国语大学，尤其要注重培养新一代具有国际视野、

沟通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时代精英，否则，即使我们的实力强了，国际影响力大了，但我们的国际形

象也不会有太大的改观，我们的国际发言权不会有太大改善。 

作为外国语大学的学生，首先要胸怀祖国、服务国家。上外的校训是“格高志远 学贯中外”，同

学们读大学都抱着不同的想法，有些人想的是毕业后工作赚钱，有些人想将来出国留学、换个环境等，

这些都可以理解，我们要包容各种人才，但是有一条大家要记住，一个人的作为必须和国家发展和民

族振兴结合起来，才能做出大事。我们 13 亿中国人民，我们的父老乡亲整体上生活水平还不高，如

果我们大学培养的精英都是为他国服务，撇开自己的父老乡亲不管，一代代精英都去追求自己的快乐，

那这个民族就危险了。各位将来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理应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二要刻苦钻研、扎实学业。读大学结构要有意识地建立宽广的知识结构，底子打的好是未来事业

和个人发展的关键，一定要刻苦。现在我们面临的选择有很多，有很多学生在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做

生意，这当然可以，但是青春短暂，青春时期刻苦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听说有些大学的学生就读三年，

大四都“放羊”去实习、找工作了，我不太认同这种做法。我在联合国工作，具体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

部的工作，我们部门的雇员，大多数都是有博士学位的。 

三要自主学习、勇于创新。我大学毕业，英语就学了两年半，老师对我说，老师教只是拐棍，你

要把拐棍丢掉学会独立自主地学习。后来我一直坚持勤奋自学，才可能从事外交工作直到今天。要勇

于创新，就是“不要死读书”。我讲个真实的故事，香港回归时的很多具体事务处理，在国际法上没有

先例，当时英国翻遍了大英帝国的所有档案，发现对香港问题很多事情找不到依据，我与当时一起工

作的同事就主动突破，创造了国际法先例。 

最后，我想说，你们这一代是非常幸运的一代，既可以见证建党 100年，也可见证新中国成立

100年。你们都是 90后，90后是了不起的。19世纪有几个“90后”决定了中国的命运，毛泽东、

刘少奇、周恩来都是 1890年出生的，你们是 20世纪的“90后”，我相信大家也会为祖国的发展和民

族的振兴做出重大贡献。我在德国当大使的时候，有个中国学生说了一段话，他说“今天我们为祖国

而自豪，明天祖国将为我们而骄傲”。我把这句话献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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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问答摘录 

 

问：我们做国际组织研究的学生进入联合国工作的机会大吗？听说联合国比较倾向于专业型人

才？现在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有正反两种意见，当我们制定“后千年发展目标”的时候如何权衡

政治因素？ 

【答】联合国从各国网罗人才，有严格的招聘程序。比如我，有 4个副秘书级的官员对我进行考

试。联合国有公开透明的程序，我们应该了解要求，进行针对性地准备。 

第二个问题，“千年发展目标”当时制定的时候没有公开征求意见，是一些专家研究出来的，所以

一开始不被人重视，后来才慢慢被重视到，这是个好的方向，而且“千年发展目标”旨在帮助最不发达

国家。而现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由 193个成员国全员参与讨论，所有国家都不是局外人，所以各国

都很关心，而且它的范围很广，这是自人类出现以来第一次意识到光有经济发展和 GDP 是不够的，

经济发展必须和社会进步、环境保护三位一体，这就是“千年发展目标”之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真谛。

它现在有 17 个目标和 167 个子目标，各国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可自由选取。比如说，2030 年消灭绝

对贫困，有些国家没有这个问题，比如瑞士，但在非洲这就非常现实，大家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

需要都来谋求发展。我相信“千年发展目标”之后再执行“可持续发展目标”会给人类社会做出巨大贡献。 

问：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国获得国际认可的道路上会起到什么作用？ 

【答】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我们在对外交流时，尤其要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以文化人”，“礼尚往来”、“和而不同”的传统理念。作为外国语大学的学生，

既要积极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更要首先掌握我们自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未来的国际交往

中自觉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释中国理念、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问：你说青年应该增加国际视野，但是我们在网络上不能访问《纽约时报》，您如何评论？ 

【答】你讲的问题只是一个个别的现象，我要提醒你的是，如果你认为提高国际视野，就是多看

《纽约时报》，那你就“悲催”了。 

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很多西方国家认为中国不民主，他们觉得民主是一人一票，公开选举；如

果这么说来，联合国有 193个成员国，而 G20只有 20个国家，所以联合国肯定比 G20更民主。但

是实际上，哪个更有效果，更有影响力？西方又觉得是 G20。这其实就是意识形态问题，西方总是习

惯以他们为出发点考虑问题，联合国大会 193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可以发声音，但是达成一个共识非

常困难，安理会 15个成员国，其中包括 5个常任理事国，它做决定就比较快而且具有影响力，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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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个成员国之外的国家说你们不民主，是你们自己选的，我们进不去。因此我们看问题要看得全面一

些、深入一些、透彻一些，要通过现象看到本质。 

我讲的国际视野，是要综合来看，要有辩证的、理性的批判思维，你盯住一两张报纸你会看歪的，

你看了西方的大报，再听听自中东、来自非洲的想法，你才会对国际事务有全面的认识，这才是关键。

我们在对外交往的时候要有自信，要有立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人家一反问，没话了，再一问，

急了，这就说明我们功底不够，对国际事务了解的不多，所以希望我们同学们在这个地方了解涉猎的

广一些，要勤于思考。 

问：作为在联合国任职的中国高级外交官，你是如何平衡个人情感与所在职位之间的关系的呢？ 

【答】这确实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作为一个中国外交官，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了联合国，

因为你是国际公务员，就不仅代表中国了，但这并不是说我不能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工

作。联合国负责的国际事务包括：一是和平与战争事务，我们最熟悉的安理会是专门负责战争与和平

事务的，属于政治事务部，负责这个部门的副秘书长多数是美国人；二是发展事务，由经社理事会负

责，我所在的部门，共 507个人，它负责可持续发展、老龄化、妇女、青年、残疾人、少数族裔、人

口等问题。那我们能不能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既照顾到全世界的发展需求同时又向最不发达国家、发展

中国家和穷人倾斜呢？完全可以。事实上我们也在这样做。比如说千年发展目标过后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有两大支柱，一大支柱就是减少全球贫困，这个就是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利。第二，

可持续发展。中国也是受益的，大家都说雾霾真苦啊，如果能够进行可持续发展，大家少吸点雾霾，

总是好事儿啊。因此我觉得这个关系在初期有个转变过程，但是在今后过程中，我们是可以为我们广

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需要帮助的穷人来服务的，这是我们经社理事会坚定不移的。有人开玩笑

说，美国人管政治，中国人管经济，那咱就把经济管好。 

吴红波是中国资深外交官，也是中国派出的第八位联合国副秘书长。自上世纪 70 年代起从事外

交工作，曾任中国驻德国、菲律宾大使，外交部驻澳门特区副特派员，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首席代表，

担任过外交部部长助理、办公厅主任、港澳台司司长、西欧司副司长；2012 年被联合国任命为副秘

书长，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 


